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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岁 的 王 贝 贝 面 临 过 很 多 令 她 不 适

的时刻。比如，在上海市区的路上，有陌生

男性一路尾随她，对她说，“你的高跟鞋好

性感。”再比如，在拥挤的地铁里，有陌生人

摸她的大腿和屁股。

为了“少出现在拥挤的公共空间”，王

贝贝很少坐地铁。她租住在公司附近，很少

加班，晚上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宅在家里

做饭、画画。她以为，相比公共空间，家是最

安全的地方。

不 幸 的 是 ， 上 个 月 ， 她 的 家 也 沦 陷

了 —— 独 居 的 她 被 一 名 陌 生 男 子 偷 窥 。

对方持续骚扰她，她在豆瓣小组询问有什

么安全保障手段，有人建议她安装电子猫

眼、阻门器，有人让她养只大型犬看家，还

有人说，放一把锤子在床头。

在社交平台上，独居女性的安全问题

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话题。有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有近 9200 万人独居，其中，近 4000
万是独居女性。一份《城市独居女性调研白

皮书》称，城市女性独居生活的起点集中在

刚毕业或刚开始工作时，18-35 岁的女性

中，超七成独居 2 年以上，安全问题成独居

女性最担心的问题。

2019 年，中国矿业大学全国城市居民

公共安全感课题组对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

进行问卷调研，发现与其他类别安全感相

比，城市女性治安安全感较低。其中，年龄

为 18-29岁的女性治安安全感指数最低，这

是因为该阶段女性多数处在学习和事业不

稳定期。

对于王贝贝来说，困扰她的是偷窥者。

她被迫搬家，但恐慌感没有消失。搬离出租

屋之后，王贝贝在老家买了房，想起之前的

偷窥事件，她还是担心，“如果自己的房子

被偷窥，还能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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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盯上的时候，王贝贝入住那个出租屋

刚一个多月。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小区，

王贝贝租下一套一居室，她在一家艺术馆工

作，每天早上 8点出门，晚上五六点回家。

10 月 7 日傍晚，王贝贝正和朋友聊天，

有人在楼下按门铃，说是送花的。单身的王

贝贝觉得奇怪，让对方把花放到门口，随后

开门，看到一束玫瑰花，没留姓名。

“不会是变态吧？”王贝贝和朋友讨论，

但接下来的半个月什么也没发生，这让王

贝贝觉得可能是有人送错花了。

10 月 21 日傍晚，门铃声再次响起，又

是来送花的。王贝贝想问清楚怎么回事，开

门发现是名 30 岁左右的男性，中等身材，

三角眼。

对方说是花店的，她解释没买花，对方

说，是你隔壁楼的人送的。王贝贝又问，“哪

栋楼？”

她记得，男人面带“幸福快乐的微笑”，

说，“是我送的，希望你天天开心。”王贝贝

感到茫然，还有点恶心，她第一反应是，眼

前这个人可能在偷窥自己，但又没有证据。

“我不获取更多的信息，无法判定这个人

是具有危害性，还是只是想追我。”因此，当对

方提出加她微信时，王贝贝用小号加了他。

在交谈中，王贝贝得知对方住在对面

楼 五 楼 ，从 那 个 位 置 ，能 看 到 她 厨 房 的 窗

户。她问对方，透过窗户看到了什么。男人

避而不谈，说自己只是喜欢静静地看着窗

外，“不知什么时候就是注意到你了，经常

看到你靓丽的身影”。还说自己不是偷窥的

猥琐男，“非要说那就是欣赏您的美。”

王贝贝告诉他，不要再送东西，自己不

随便交朋友。但她没有拉黑对方，“不知道

他会不会行为升级，跑过来攻击我，毕竟知

道我住址，也不知道偷窥了我多久。”

她想过给窗户安上窗帘，但又觉得这

么做“把他当回事一样”。想到刚交了一个

季度房租，换房要承担损失，王贝贝想“当

作没事发生”，但接下来 4 天，对方开始每

天“锲而不舍地打卡”，给她发“早安”“晚

安”“梦里都是你”。

“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有点古怪。”王贝

贝害怕，搬去表哥家住。第二天，对方问她

去哪里了。“他其实天天在跟踪我，非常关

注我哪几天不在家。”

等到了第三天，“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男人发来一段对着她厨房窗户拍的视频，

配着流行音乐，写着“今天是万圣节，愿您

在外过的开心”。见她不回，当晚，对方还给

她拨打微信电话。

“此人脑子不正常”。王贝贝越看视频

越害怕，不知道对方还会做出什么行为，下

定决心搬走，“逃命要紧”。她和表哥去收拾

屋子，收拾过程中，用七八张 A3 纸把厨房

的窗户糊上，对方还给她发微信，说她的手

工不错。

她把东西运回了江苏老家。等回到家，

她才敢把对方拉黑。在上海工作 10 年，王

贝贝从没想过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她曾多

次独居，找不到室友时，就一个人住。

她考虑过独居安全的问题，认为最有

效的安全措施是“搞最贵的锁”。搬到这里

后，她花 2000 多元买了一把锁，有指纹识

别的功能，被撬时还能自动报警。这个小区

也是她精心挑选的，这里人口流动性不大，

小区门口有保安，每栋楼还有门禁，“符合

常规的安全需求。”

然而，独居的她还是被人盯上了。相比

男性，独居女性更易面临危险。南京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针对近年来近百起独居被害案

件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94 例有效案件中，

已 公 布 性 别 的 男 性 受 害 者 占 15.6%，女 性

占 52.6%，数量远远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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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独居女性对安全问题的忧虑更

多是对潜在危险的担忧。在知乎，有人问“女

生一个人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2700
多人提到了独居时遇到的危险，不少人提到

半夜听到撬锁声；还有人在回家的路上被陌

生男性尾随；少数人遭遇入室抢劫。

27 岁的刘月来自湖北黄冈，今年 7 月，

她研究生毕业，到江苏盐城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因为没找到室友，她只好一个人住。

刘月说，自己“对环境的不安感特别强

烈”，刚到盐城的两周，她几乎天天失眠。她

习 惯 戴 耳 塞 睡 觉 ，但 戴 上 后 听 不 到 动 静 ，

“感觉很慌”。最恐慌的时候，她在床头放了

把剪刀，想着万一有人进来，“我得反抗。”

她担心暴露外乡人、独居的身份，几乎

不和陌生人说话。有一次，小区一位见过几

面 的 姐 姐 问 她 是 不 是 学 生 ，住 在 哪 里 ，她

“用最小声的话语回答”，谎报了一个楼层。

下班回家时，她格外留意后面是否有

人，发现男性，放慢脚步让对方先走。有一

次，她晚上 11 点多下班，朋友送她到小区

门口，她一路跑回了家。

同事安慰她不要紧张，说盐城很安全，

路上有醉酒的男性会被巡逻的铁骑拦住。

但刘月依然感到不安。

同刘月一样，独居一年多的王芳也对

安全感到焦虑。王芳住在重庆一处老小区，

小区有不少群租房，人员流动性很大。每天

早上出门前、晚上进门前，她要确认走廊里

无人再开门。一次下班回家，王芳发现走廊

里有名男性在打电话，在楼下等了半个小

时，又上楼看了两三次，确认对方不在走廊

后才回家。

她买了一台电锯放在床底。那是她看

一位博主的视频种草的，这台电锯重 5 斤

多，需要同时按着两个按钮才能启动，发出

的声响很大，“闭着眼睛瞎挥，就没人敢靠

近。”她觉得，一旦危险发生，拿这个大家伙

能将对方吓退。

几乎每次睡觉前，王芳都要检查一遍

衣柜、床底，看看是否有人，再确认电锯有

电，才能安心入睡。

王芳说，每次看到女性被骚扰的新闻

都会“紧张一段时间”，躺下后半个小时睡

不着。今年的两则新闻令她印象深刻，一则

是江苏泰州的女子和男友半夜熟睡，被一

声踹门声惊醒。还有一则是上海长宁区独

居女子被二房东杀害事件。

“ 我 都 在 家 了 ，还 能 被 不 认 识 的 人 盯

上，觉得挺害怕的。”王芳每次和朋友谈论

起这些新闻，朋友安慰她这是小概率事件。

但王芳觉得，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刘月记得有一则新闻，一位女生入住

一家酒店，在走廊上被一名陌生男性拖走，

女生挣扎了很久，没有人帮忙，直到一对情

侣出现，女生才解困。“那个新闻让我觉得

这个社会女性不安全因素很多，遇到危险

也可能孤立无援。”

刘月觉得，自己的不安感也和异性带

来的伤害有关。小学时，父母忙，她在乡下

和奶奶住，有男生躺在她身上、摸她，“现在

想想其实是对自己的侵犯，但那个时候你

不懂。”

她觉得，成长过程中，家庭没有给她足

够的安全感，父亲经常不在家，而妈妈性格

隐忍，“你打她一巴掌她会忍着”。

小时候，刘月被男生欺负，鼓起勇气反

击 ，拿 起 石 头 ，把 对 方 的 4 根 指 头 砸 骨 折

了。但长大后，身高 1.55 米的她对体型高大

的异性感到恐惧，尤其处在封闭空间时。一

次坐电梯，刘月碰到一名男性，对方身高约

1.8 米 ，上 下 打 量 她 ，她 感 觉 不 适 ，瞪 了 回

去，但心里“慌得不得了”。

3

为了对抗恐慌感，刘月在大门上安装

了可视化门铃、门窗防盗报警器、带链条的

锁，“上了三道锁”。她又买了一个门阻器放

在卧室，“作为最后一道屏障 ”。每天下班

后，刘月先看可视化门铃的录像，查看有谁

在门口经过，确认无人后再回家。

安全类防护产品成为独居女性建立安

全感的武器。在短视频平台，关于“独居女

孩必备神器”的视频广受欢迎，一位拥有 6
万粉丝的博主分享了 100 多条生活经验类

视频，点赞量最高的一条分享了被陌生人

敲 门 的 经 历，并 推 荐 了 几 款“ 租 房 安 全 神

器”。

在知乎，一则“独居女孩有什么必备神

器”的问题下，有 700 多人分享了购买的神

器，其中，可视化门铃、门阻器、报警器屡屡

上榜。

安装可视化门铃后，29 岁的曾黎感觉

安全感提升了。除了查看谁在门口逗留，她

喜欢门铃的变声功能，可以通过男声，让快

递员把外卖放门口，“不会让人知道你一个

女的独自在家。”

她还花 3000 多元买了一把智能门锁，

门锁有 5 种解锁方式，能与访客视频通话，

如果门前有人徘徊，门锁还能进行猫眼拍

摄，并在有人撬锁时自动报警。

在曾黎看来，一把好的门锁能规避潜

在的风险。9 年前，她开始独居时，住在上

海一个老小区，因为门是用钥匙开的老式

铁门，有陌生人闯入她的房间。

意识到有人闯入，是因为有一天，她发

现桌上水乳和笔的位置变了。为了确认有

人来过屋里，她仿照电视剧里的情节，在门

口地毯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香灰。

第二天，她下班回家，发现门口地毯上

出现一双男人的脚印，吓得心跳加速，“像刚

跑完 800米。”当时，她怕父母担心，没跟家里

人说，也没告诉朋友，“远水解不了近渴。”

冷静下来后，她想到只有房东有钥匙，

决定先和房东聊聊，得知房东的公公也有

钥匙，她猜测，很可能是此人入室偷窥。她

决定搬走，搬家那天，那个 70 岁左右的男人

来收拾房子，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对她

说，我闻到你的香水味，就知道你回来了。

“ 太 可 怕 了 。”自 那 之 后 ，曾 黎 每 次 搬

家，先 跟 房 东 沟 通 换 锁 。除 了 购 买 智 能 产

品，曾黎觉得小区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安

保情况、人员流动情况、是否有门禁。曾黎

搬过五六次家，租房价格从每月 3000 元涨

到 8000 元，“房租价格大概率可以决定你

周边住户的素质。”

独 居 女 性 警 惕 回 家 路 上 被 跟 踪 的 风

险。2017 年，曾黎在回家路上被尾随。当时

接近夜里 12 点，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

曾黎感觉心慌，盯着前面的路看，遇到一个

岔路口，穿着高跟鞋使劲跑，甩掉了对方。

过了一周，她又发现同样的人在跟踪

她，比上次更嚣张，她走，那人跟着走，她

停，那人也停下来。

自那以后，曾黎下班后会换成平底鞋，

走 路 时 不 戴 耳 机、不 看 手 机 。她 养 成 晚 上

10 点之前回家的习惯，回家时特地走监控

多、植物少、人流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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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月看来，增强安全感的另一种方

式是“与这个地方产生更多联系”，壮大自

己的力量。前不久，有同事搬到她相邻小区

住，一起回家的路上，同事跟她讲小区周围

的情况，这减轻了刘月的不安感，“不会觉

得如果（有危险）找不到人解决。”

闲暇时，刘月去跳舞、练瑜伽，和朋友

吃饭、聊天，寻找“有归属感的圈子”，“当你

和周围有了很好的连接的时候，就不会特

别孤独和恐慌”。

她 希 望 更 多 人 能 理 解 独 居 女 性 的 恐

惧 。刚 到 盐 城 时 ，她 跟 一 位 朋 友 谈 起 不 安

感，朋友不理解。她向妈妈倾诉不安，妈妈

只记住了她失眠。以前在家时，家里没人，

她把大门和卧室的门同时反锁，妈妈不理

解，说隔壁都有人，“发生点啥，喊一嗓子不

就行了？”

被偷窥后，王贝贝也感受到了周围人

的不理解。收到花后，她跟一位朋友说，可

能遇到变态了，对方却说，“挺好的，白捡一

束花”。房东阿姨也对她说，有人追求是很

好的，“你胆子太小了”。

“一个单身女性，无论被人用什么样的

方法追求，好像都是很正常的。”王贝贝觉

得，只要不是惊慌失措，大喊大叫，“表现出

一个疯女人的态度来，好像周围的人都会

觉得事情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

后来，她提出退租，房东不愿意退租，说

自己的女婿是“公安系统的人”，女婿说现在

是法治社会，只要不给他开门就行。王贝贝

把对方拍的视频发给房东，房东才觉得对方

行为“有点奇怪”，提出晚上过来陪她一会。

但王贝贝觉得这样“治标不治本”，“你

怎么去提防一个永远盯着你，要去伤害你

的人？”也有很多朋友建议她报警，王贝贝

认为在没有发生实际伤害行为时，警察只

能告诫对方，“如果之后这个人心怀不忿，

在外面蹲点，打算伤害我怎么办？”

“这件事最让我无语的是，当一个男性

好像要做一些威胁性的行为的时候，我什

么都做不了。”王贝贝说。

然 而 ，这 种 无 力 感 并 不 被 人 理 解 。后

来，每当王贝贝和别人提起这件事，人们总

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加男人的微信？

为什么让他上楼？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

打他？为什么不找人陪你？

“这是受害者有罪论。社会需要做的是

让这些偷窥狂管好自己，增加他们的犯罪

成本。”王贝贝认为，不能以“小概率事件”来

看待女性安全问题，“当小概率事件发生在

你头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逃离危险的她依然支付了极高

的生活成本。她原本和房东签了两年的合

约，并在新家添置了微波炉、吸尘器、抽湿机，

买了四五个花瓶以及壁画，装点家居。

她带了 10 箱书、10 箱衣服，10 箱杂物，

有泡脚粉、毛绒玩具，“所有生活的细节都

在里面。”

然而，一个多月后，在不确定房东能否

退租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花费两天的时间，

打 包 40 多 个 箱 子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逃 离 这

里，因为一个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恶劣行为

的偷窥狂。

她辞掉艺术馆的工作，在家休息，打算

过年后再找新工作。直到现在，房东也没有

将剩余两个月的房租退还给她。

王贝贝说，经历这件事后，自己“承受

损失的能力下降了”。如果继续在上海找工

作，她打算只带“一个行李箱的东西”，“比

起有自己的生活，我更在意存活，你要借鉴

大自然的规律，当你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

的时候，你要像羚羊一样尽量快跑。”

由于这次逃跑过于匆忙，她遗落了一

辆电动车。她花 2000 多元买的，并支付了

一年 600 多元的停车费。她犹豫要不要回

去取，“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当陌生人来敲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和母亲分别的时刻，在他们相遇后的

第四天到来。由于学业紧张，孙卓希望回校

读书，父亲孙海洋和母亲彭四英决定暂时

告别孙卓。

一场万人瞩目的认亲暂时告一段落。12
月 6 日，年幼被拐的少年和自己的亲生父母

相认。随后，三人回到老家湖北省监利市。

12 月 8 日下午，孙卓在监利登上孙海

洋的汽车前往山东，第二天深夜 2 点，他出

现 在 山 东 省 聊 城 市 阳 谷 县 一 所 高 中 的 门

口。在监利上车时，裹在大衣里的红包掉落

在地。这是监利老家的亲友给的，作为久别

重逢的见面礼。

车上只有他们一家三口，途中他们几乎不

接任何媒体记者和热心人士的电话。“14年又

57天，我需要更多地了解。”孙海洋给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发来信息，解释这趟车程的意义。

对孙卓来说，这趟旅程就像做梦一样。

这个体型偏瘦的男生戴着一副眼镜，说话

时眉眼弯弯，带着笑意。之前，在聊城市阳

谷县上高一的他一直以为自己 16 岁，直到

最 近 ，他 才 知 道 自 己 真 正 的 出 生 年 份 是

2003 年，今年 18 岁。

一时间，要让一个同村村民口中“偏内

向，不爱出门”的学生，突然消化这些情绪，有

些困难。他和媒体记者、父母都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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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海洋的汽车离开监利时，一家三

口终于有了难得的、可以说体己话的时刻。

此前，这家人几乎都被家人、朋友、亲

戚、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团团围住。在他们

抵达监利前，四支舞龙队早在村口等候，路

边放着提前准备好的鞭炮和礼花。

附近乡镇的村民都赶到孙卓爷爷奶奶

家，想看看那个“被拐 14年”的孩子。人太多，

一度堵住了家门口，孙卓只能和爷爷登上二

楼阳台，和众人挥手。爷爷奶奶拉着孙卓，逐

一介绍家庭成员，爷爷让孙卓随便坐，他有

些害羞地回答，“长辈没坐下，我怎么能坐”。

当晚，还有网红在家门口直播，直到深夜。

彭四英能感觉到，孙卓竭力想融入大

家庭中。挑战是，他得在短期内，记住许多

“陌生人”的称谓。

这个大家庭难得有这样的欢聚时刻。

自从 2007 年 10 月 9 日，孙卓在深圳市白石

洲被拐，家里的许多成员，都从湖北赶到深

圳，帮孙卓父母寻找孩子。

孙卓的父亲孙海洋小学学历。为了给

孩子一个好的生长环境，他带着妻子、儿女

离开老家监利到深圳打工，开包子铺，努力

赚钱养家。被拐那天，这个男人只不过在店

铺前打了一个盹，他的儿子就被人贩子拐

走，一别 14 年。

再度重逢时，孙海洋小心翼翼地提问，

“在阳谷吗？”

“是。”孙卓点头。

他叹了一口气，又问，“是在农村吗？”

“是。”又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他再次轻叹。他紧紧抓着孙卓的手臂，

想认识这个阔别 14 年的儿子。彭四英轻声

提醒，“你稍微轻点，别吓着孩子。”

再看看孙卓的脸，彭四英几乎要哭倒，

她一股脑地介绍让她引以为傲的儿女：孙

卓的姐姐在南洋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孙卓

的弟弟成绩优秀，会滑冰、吉他、围棋、国际

象棋、篮球等。孙卓只是点头。

她不断摩挲着孙卓的手。这双手和孙

卓姐姐的手很像，彭四英说。

接下来的 4 天，这对夫妇不断地重新

认 识 儿 子 。第 一 顿 团 圆 饭 ，孙 卓 主 食 是 馒

头，而孙海洋夫妇爱吃大米饭。一同搭乘高

铁，孙卓感觉难受，孙海洋才知道，孙卓是

第一次搭乘高铁。

在监利去聊城的路上，孙海洋提起孙

卓儿时的故事，努力唤起孙卓一点点回忆。

“你不记得了吗”“都不记得了？”

孙卓都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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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利到聊城 860 公里，这是孙海洋

夫妇时隔 14 年后，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他

们从湖北出发、途经河南，再到山东。

这些省份，孙海洋都去过。为了寻子，

这个父亲只有新疆和西藏没有去。他来过

山东多次，还上过山东卫视的节目。

路上的时间过得比平常快许多，彭四

英想。她还想听孙卓讲更多故事，那些在学

校打架、上学的故事。她希望亲近儿子，合

影时，她主动拉过孙卓的手臂，搭在自己肩

上，搂着儿子。

坐在驾驶座的孙海洋，没有太多精力

和孙卓聊天。他只是问最关键的问题，“有

没有人打过你，骂过你？”他此前甚至撸起

孙卓袖子，想查看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答

案是否定的，他才放心。

孙海洋习惯夜晚开车。此前 14 年，他

经常白天干完活儿，连夜开车，奔赴其他

地方寻子。只有一次，他因为太困在服务区

睡着，朋友找不到他，干着急。

跟在他车后的，是另一个寻亲的家长，

杜小华。他的儿子杜后琪 2011 年被拐，至今

仍未寻回。杜小华和孙海洋许多次结伴寻

子，到全国各地，发散了几十万份寻人启事。

后 来 孙 海 洋 慢 慢 成 为 打 拐 圈 的“ 名

人”。他寻子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亲爱的》，

他对电影剧组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他的

电话公布在电影片尾。他希望尽可能收集

更多与孙卓有关的线索。

他 比 对 过 许 多 次 DNA，失 望 过 许 多

次。最近，听到 DNA 匹配成功的信息，他反

而没有预想中的激动、紧张。

直到真正把孙卓抱在怀里，“终于找到

孩子”那种真切的感受才汹涌而来。他难得

地在镜头前号啕大哭，甚至把怀里已经比

他高半个头的儿子颠了颠，像儿时一样。

孙卓被拐后在阳谷县长大。他对媒体

说，小时候养父母家的大姐曾说他是捡来

的，他误以为是玩笑话；家里也找不到一张

他的童年照，养父母骗他“弄丢了”，他也相

信。在去深圳认亲前，他曾对媒体说，计划

认亲后，再回到山东养父母身边。

他的发言引发许多关注。许多网友评

论，孙卓应该回到孙海洋夫妇身边。相处几

天后，面对同样的问题，孙卓会陷入沉默，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一时很难说谁轻谁重。

他在学习消化信息，慢慢考虑。

还有网友要求，媒体报道此事时，应称

呼孙卓的养父母为“买主”，而不是养父母，

因为买卖同罪。这类要求在直播间和报道

评论里频繁出现。

孙卓再次看见童年照，是由警察递到

他手里。他一眼能认出自己儿时的模样。这

些照片，他没有在养父母家见过，而在孙海

洋家，这样的照片有一大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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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关注带来新的问题。为了保护

孙卓的隐私，孙海洋夫妇一直让孙卓戴着

口罩。吃团圆饭时，孙卓摘下口罩，他的

长相意外曝光在网络上。彭四英担心，这

些曝光会影响孙卓后续在学校上学，“这

本身不是一个孩子能承受的东西，换作是

我 ， 我 可 能 不 知 道 跑 到 哪 儿 去 ， 躲 起 来

了，不见人了。”

为了保护孙卓不过多曝光，孙海洋决

定，要在天亮前抵达学校。

路途中，他只留给自己极少的休息时

间，希望能早点到校，让孙卓有尽可能多的

休息时间。而且，天亮了，媒体记者会聚集

在孙卓校门口，可能会干扰孙卓学习。这是

他能想到的保护孙卓的方式之一。

这是孙海洋和彭四英第一次抵达阳谷

县。在此之前，孙海洋离这里最近的一次，

大约五六年前，他到聊城寻子。但他至今都

不知道，聊城距离阳谷究竟有多远。

经媒体记者提醒，孙海洋才记起，2011
年 11 月，他曾发布一条微博称，阳谷县有人

收养了一名男孩，身份不明。这是他的 3554
条微博之一，他经常收到这类线索。

阳 谷 县 就 在 山 东 省 和 河 南 省 的 交 界

处。有村民说，许多人更希望养儿子，是为

了临终时，儿子能在棺材前“摔盆子”送终。

孙卓所在的村庄，有村民等到认亲的

第二日才知道消息。在一位村民记忆里，孙

卓的养母经常给孙卓买零食，最后一次见

到孙卓的养父母，是数天前，两人开着三轮

车去县城的餐馆送餐具。

养父母家盖了两层楼房，第一层是卖日

用百货的店铺，家人在第二层居住。家门口

摆着一箱箱消毒餐具，屋前停着两辆三轮车

和老年代步观光车，那是他们谋生的工具。

据阳谷警方近日发布的通告，警方已成立专

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初

步查明孙卓的户籍地在黑龙江省某市。

孙 海 洋 夫 妇 不 愿 在 此 时 与 养 父 母 相

见。他们到达阳谷时，已是深夜 2 点，孙卓

甚至没来得及和父母介绍他熟悉的阳谷，

就匆匆在夜色里返回校园。

直到 9日中午，夫妇二人才重新出现在

媒体面前。由于长途奔波，彭四英下车时，

她一度踉跄，站不稳，“太晕了”。在接下来的

采访中，她一直用手扶着额头，勉强支撑。

孙海洋跟记者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

己的心情，“很开心”，尽管孙卓回来的4天，他

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熬得眼睛通红。但睡

着的时候，他感觉安心，因为他知道，在隔壁的

房间里，被拐14年的儿子也在沉睡。

他努力想做好一个父亲。此前，在湖北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特意摸了摸孙卓后背，

提醒他挺直腰板。许多人打电话，希望他要

追究养父母的法律责任，但考虑到孙卓的

情绪，他接听电话时，关闭了手机扬声器。

彭四英对阳谷的第一印象是，“和湖北

老家一样，像江汉平原”。她搜索得知，深圳

和 阳 谷 的 真 实 距 离 ——1700 多 公 里 ，“ 那

么远，我以为只有几百公里。”

（孙海洋为化名）

孙卓的分别时刻

2020 年 9 月 9 日，北京，202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观众参观智能安防展台。
视觉中国供图

12 月 7 日，湖北荆
州监利，孙海洋夫妇带
被拐 14 年的儿子接受媒
体采访。

视觉中国供图

偷窥者发给王贝贝（化名）的视频截图
受访者供图

王芳（化名）放在床底的电锯 受访者供图


